
“卖冰糕了———清凉解渴的白糖冰糕

儿———”

夏日午后，天上的云稳如老狗，地上的

风纹丝不动，只有蝉儿在扯着嗓子嘶鸣着。

睡不着觉的孩子们躺在凉席上百无聊赖地

“翻煎饼”。

此时，一声诱人的吆喝声打破炎热的寂

静。听到吆喝声，无精打采的孩子们一激灵，

一个“驴打滚”翻身而起，冲出家门，直奔吆

喝声而去。

走街串巷卖冰棍者，都是骑一个自行

车，车子后座上结实地绑一个白色的大箱

子，箱子朝后的一面用红色油漆写着“冰糕”

二字，煞是鲜艳。打开箱子，最外面一层是白

色的棉被子，掀开被子，就可以看

到用白色塑料袋子包裹着的一块

块排列整齐的“白糖冰糕”，冒着让

人瞬间进入清凉世界的丝丝白气。

那时候，一根白糖冰糕只要三

分钱，稍高档的奶油冰糕，则要五

分钱。

一根白糖冰糕只要三分钱，如

今看来纯属“毛毛雨”，而在当时，

却不是孩子们见天能够享受的奢

侈。

卖冰糕的一看孩子们围上来，

便刹住车在树荫下停下来，支起车

子支架等生意上门。

有的孩子递出攥出汗的、亮晶

晶的钢镚儿，卖冰糕的就熟练地掀

开棉被，从里面拿出来硬邦邦、甜

丝丝、凉津津的白糖冰糕。顶着大

日头，被拿出来的白糖冰糕不消片

刻，便开始软化起来。买的孩子解

开那张包装纸，忙不迭地伸出舌头

去舔，空气中便漾开一股甜腻的味

道。

更多的孩子们翻箱倒柜也拿

不出买冰糕的钱，便几个孩子一商

量，凑钱去买上一根，然后热热闹

闹地一人一口分而享之。还有的孩

子虽然钱不够，但也不愿与别人分

享，便问有没有快要化掉的冰糕，

然后用一分或者二分的低价买下

来，迫不及待地享受起来。一时间，

“吸溜吸溜”的嗦冰糕声便响彻这

片树荫。

那些没有消费能力的孩子们，

只有眼馋地咽唾沫了。而那些诱人

的奶油冰糕，则少人问津，大多被

卖给了家长有工作的孩子们了。

还有一些“机智”的孩子，怎会

囿于“小偷小摸”的“戒条”。白糖冰

糕的诱惑，足以使他们“铤而走

险”，趁家人没注意，就偷偷溜进父

母的卧室，从午睡的家长衣袋里拿

出几分钱供自己“挥霍”。一两次

“作案”尚不打紧，只是次数多了，难免被家

长发现蛛丝马迹，挨顿打是少不了的

其实，白糖冰糕的做法十分简单，说白

了，就是用糖水冻成的长方形冰块。冰块带

有一个木质或竹制的把杆，便于人拿捏。冰

棍的包装纸是简单的蜡纸，上面印着粗糙的

图案和文字。只需剥开那层薄薄的纸，把冰

糕含在嘴里，一身的热燥和暑气顿时就无影

无踪了。

孩子们吃完冰糕后，会把包装纸小心翼

翼地展开，舔干净上面残留的甜味。有些孩

子还会收集这些包装纸，把它们夹在书本

里，当作宝贝一样珍藏。那些棍儿也会被收

集起来，每每收集到一把儿，就会拿出来玩

挑棍游戏。

这样的场景，几乎是六零七零八零后们

童年夏日里最珍贵的记忆。

卖冰棍的人，一般是皮肤黝黑的中年大

叔。他们穿着洗得褪色的蓝背心，头戴草帽，

笑容可掬，脖子上搭着一条颜色污浊的白毛

巾，不时地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但他们箱子里

的小棉被总是洁白，且冰糕都是在城里食品

厂批发的，味道纯正，质量杠杠。

也有年轻人卖冰糕的，他们大都是放暑

假的高中生或初中生。为了贴补家用，他们

会趁暑假到食品厂批上一些冰糕，去更远的

地方销售。因为在城里卖冰糕，那些推着小

车摆在闹市口的老年妇女都有自己的地盘，

他们轻易融不进去；如果走街串巷，他们又

干不过那些经验老道、遍地熟客的中年人；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上山下乡，到更远

的农村去卖冰糕。

所以，泼麦连天的田间地头，就成了年

轻力壮的他们的“战场”。

记得一位高中同学，趁暑假去卖冰糕，

串到西乡一个村子，因为给一个孩子卖了一

个稍微松软的冰糕，便被其家长拉

住不放，非要他赔一个不可。赔一

个三分钱，他一天也挣不上几毛钱

呀，况且，汗流浃背的他自己也舍

不得吃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他急得

直哭，还是当地一位厚道的中年妇

女看不过去，又掏钱买了一个与那

人交换，方才解脱了他的窘境。感

激之余，他当场认了那位女性为

“干娘”，一时间传为佳话。

看到该买的孩子们都已经买

了，看到冰糕卖得差不多了，看到这

里的孩子们已经没有消费能力了，

卖冰糕的人便不做停留，翻身骑车

奔赴下一个“战场”。一串清脆的车

铃响起，卖冰糕者的背影渐行渐远，

只剩下孩子们恋恋不舍的目光追随

着……

如今想来，当时的冰糕其实粗

糙得很，口味也很单一，不过是糖

水冻结而成，远不如现在的各种冰

糕和冰淇淋种类丰富，口感细腻。

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简单

的甜味却承载了太多的快乐与期

待。

冰糕看似简单，但其历史可却

很久远。在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

的商朝，就有了关于冰镇食品的记

载。当时，人们在冬天采集冰块，储

存在冰窖中，以备夏天使用。当时

装放冰镇食品的器具也很先进，湖

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

是现存最早的实例，也是名闻天下

的古代“冰箱”。

资料显示，卖冰镇食品这个行

业，其历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唐

朝长安城已有冰饮摊贩，夏季街头

常见售卖冰镇米酒、冰酥山（冷冻

奶制品甜品）等，价格昂贵但逐渐

普及。《云仙杂记》记载当时冰雪价

格与黄金等价，反映出冰饮作为高

端消费品的地位。宋朝冰块存储技

术进步，冰窖系统完善，普通民众

可轻松购买冰镇饮品。汴梁街头常见“冰雪

冷元子”“冰镇绿豆水”等消暑食品，价格低

廉（约三五文钱即可购买），品种多达数十

种。到了明清时期，已形成规模化商业经营，

出现了专门售卖冰镇食品的小贩，被称为

“雪花酪”商贩，主要经营消暑冷饮，类似刨

冰、冰沙等甜品。

如今卖冰糕这个行业，则出现在上个世

纪的中期。随着工业化发展，从大城市走进

小城市，从城市走向了乡村，而后遍地开花。

彼时，这个行业属季节性行业，而如今，这个

行业早就打破了季节的界限，成为人们可随

时享用日常消费。

小小的冰糕，不仅仅是一种消暑的食

物，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见证了时代的

变迁，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然而，

在这个物质过剩的时代，我们虽然拥有了更

多，却反而失去了那种纯粹的、无法掩饰的

快乐。

那些凉爽爽、甜丝丝的白糖冰糕，已经

萦绕成我们挥之不去、难以忘怀的美好回

忆。

民间故事汝州人文史话

从前有一个恶霸，给死去的父亲过三周

年时，要在坟上立块石碑。请了一位老私塾

先生写碑文。

恶霸对这位私塾先生除了以很高的润

笔费外，还好酒好菜招待，一天之后碑文写

好了。恶霸一看，碑文里只写了他父亲的姓

名、籍贯、生卒年月、职业简历和一些扯没要

紧的话。心里不高兴地说：“这里边咋没写功

德？”

私塾先生问：“那写点啥呢？”

恶霸拍了拍秃了顶的光头说：“就像和

睦邻里呀，修桥补路哇等等。”

私塾先生一听心里好笑，上下几十里，

谁不知道你父子俩横行乡里，村里村外，有

几家没被你爹欺负过，我能给你写和睦邻里

吗？修桥补路吗？你家啥时候干过？要是我

照你说的写，还不被人骂死！我也对不住我

的良心。可是，不写,他以后肯定会找麻烦，

写还是不写，让私塾先生做了难。

这一夜，这位私塾老先生一夜没睡好，天

快亮时，私塾先生忽然想：你别看他恶霸肚子

怪大，里边除了坏水儿全部都是青菜屎，一点

儿文墨都没有，我何不给他来个文字游戏，让

他看了满意，让乡亲们看了也明白，这样不就

两全其美了吗！

私塾先生早早起床，吃饱喝足以后，在

原稿后边加了一些文字，给恶霸送去。

恶霸一看，原稿后又添加了些文字，其

中有两句还很精彩，写的是：“和睦邻里神明

晓，修桥补路天知道。”恶霸那绷着的面皮展

开了，笑着说：“好，好，我老爹和睦邻里神明

都晓得，修桥补路老天爷都知道。写得好，写

得好。”

碑立起来了，乡亲们也都围拢来看。看

他这个恶霸爹的碑文怎么写，要是把他写得

像花一样，夜里就去把它砸了。可是上前仔

细一看，却并没那么大的气，还都频频点头，

心里说：写得好，他和睦不和睦邻里神明都

很清楚———他一点儿都不和睦，净欺压乡

邻。他修桥补路了吗？狗屁，老天爷看着呢！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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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先生写碑文

一种传说是王莽撵刘秀的故事。

汝阳和汝州搭界的地方，也就是内埠乡大安村

东边，有座娘娘山。娘娘山西坡上，一溜儿排着五个

小山头，当地人叫五纵山。

传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朝，各地起兵讨伐。其中刘

秀的一支部队，虽说兵马不算很多，但个个英勇善战，

几次交战把王莽打得大败。但时间一久，终因寡不敌

众，刘秀被王莽撵来撵去，差点死在王莽手里。

盛夏烈日，刘秀和他的邓夫人，在几个贴身部

将的保护下，在南阳通往洛阳的大道上，被铺天盖

地而来的王莽部队追到人困马乏，途经汝阳大安

时，人和马都饥渴难耐，嗓子快要冒烟了。刘秀心疼

部下，让部队暂时休整，到村子里找水喝。在村南一

个巷子口，找到一口井，可是井台高出地面三尺有

余，村里百姓躲避战乱跑得净光，到处找不到水桶

打水，急得他们围着井台团团转。一个部下渴急啦，

随口说：“要是能把井搬倒，让水自己流出来该多好

啊！”说着无

心，听者有

意，刘秀看着

个个渴得直舔嘴唇的部下，心里一急，双手扳住井

口往怀里使劲一扳，只听见地下“咯咯嘣嘣”一阵闷

响,原来直上直下的并简真的被扳倒啦。一般清泉流

了出来，刘秀和夫入以及将士们个个手捧井水，咕

咚咕咚喝了个够。接着他们的战马也把头扎进水

里，饮了个痛快。就在这时，一阵喊杀声起，王莽的

部队又追了上来。邓夫人心里一惊，她一怕丈夫遇

难，二怕百姓遭殃，把心一横，一手抓过刘秀的斗篷

披在自己身上，又抓过刘秀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一纵身跳上刘秀的坐骑，猛抽几鞭子，向村东头跑

去。据说，刘秀的那匹马是白龙马，跑起来一阵风似

的，常在紧要关头让刘秀转危为安。现在夫人慌忙

换衣骑马，白龙马就知道夫人的用意，只管撒开了

往前跑，一眨眼工夫，便跑到了五里以外的山脚下。

王莽的部队从头篷、帽子和马匹上判断，认定是刘

秀向东跑啦，就一阵呼喊，追杀上来。

邓夫人见王莽部队上了当，一阵高兴，差点笑

出声来。但当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和部将们时，不免

担心，不由得手勒缰绳放慢速度，回首观望，俗话说

“不怕慢，就怕站”。邓夫人稍微一停，王莽部队便呼

啦一下追上来了。前面是山坡。后边有追兵，邓夫人

心里一急，左手提紧马缰，右手猛抽几鞭子，只见那

白龙马一声嘶叫，腾空而起，朝着山坡，腾腾腾，向

山上连纵了五下，便登上了山顶。到底那马有多大

劲？谁也说不清，只知道踏一蹄子下去就是一个大

坑，马蹄子扬起就是一个小山包，飞扬的尘土遮天

蔽日，使王莽的部队迷失了方向。

再说，刘秀趁邓夫人把王莽引开的机会，与他

的部队搭成人梯爬上陡峭的山峦，顺着羊肠小道，

向嵩县方向跑去，勇敢贤惠善良的邓夫人却被活活

困死在山上。后来，刘秀依靠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建

立了东汉政权。在他登基的第一天，就追封邓夫人

为娘娘，并下旨调集大批能工巧匠，在邓娘娘困死

的的那座山顶上修建庙宇。从此，当地人就把那座

山头叫作“娘娘山”，把刘秀、邓夫人饮水的那口井

叫“扳倒井”，把刘秀和部下搭人梯的地方叫“上天

梯”，把娘娘山西坡上被马蹄子带起的一溜五个小

山头，叫作“五纵山”了。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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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纵 山和娘娘山的 传说

住在西环附近，每到春夏的季节，双拥路两旁的

石榴和国槐都会应时次第而开。先是红红火火的石榴

染红了五月，一到立夏节气，挺拔伟岸的国槐就青花

满枝，茂盛的枝条都探出了自己一季的芳华，蓊蓊郁

郁，一片浓密。站在街头你会看到，一街两行一树树的

浪漫，一树树的繁盛，朵朵摇曳，那浓郁的芬芳会一点

点渗入灵魂的深处，繁华缤纷竟如此扣人心弦，街景

即是美景，美景就是花影。

一
进入七月夏花灿烂的季节，石榴虽已退出了榴花

的浪漫，没了五月的殷红和热闹，但满枝的石榴依然

是双拥路上的压轴角色。虽没有花开时的妖娆，但浑

身上下都是景致的石榴，在双拥路中轴线两侧身姿曲

美，果粒吊垂，一身贵气。有的展露着红晕，有的显现

着粉面，青中透红，黄中透白，一股从容和富贵仿佛仍

在演绎千年的粉黛。

一路向暖，夏日花开。如果说石榴花是初夏的

卷首，它以激情似火打开了夏天的门楣，迎来了夏日

开门即红的灿烂，那么素雅洁白的槐花就是夏季的

序言。一到双拥路上，眉眼盈盈之处，看到的是道路

两旁槐树棵棵葱郁，槐花枝枝青翠，大路就在树下延

伸，车辆和行人各自在花间穿梭和漫步。车辆飞驰和

人头攒动的场景中，花开枝头阵阵芬芳袭人心怀。槐

荫下片片落花拂面，槐香四溢，细细品，慢慢念，也曾

叩击着我的心扉，看花落成尘的步道中，有我信步走

过的脚印，也有我充满眷恋的身影。这影子拉得很

长很长，能把我拉到故乡。

槐树花开，载动如海乡思，粒粒石榴勾起童年

记忆。在我的家乡茶蓝沟，石榴树和家槐树多长在

老宅古院，一般石榴属果品，大都种在风道或院墙

内，家槐树则在大门外，以遮阴乘凉为主。小时候摘

石榴或者是偷石榴的事还记忆犹新。上世纪七十年

代，就我所在的茶蓝沟，每一个自然村，只有那么三

两棵石榴树长在老户老宅内，其他的都分布和散落

在沟沟壕壕的空宅残院之内，满目荒凉的场所，只

有不懂事的我们才去光顾。那时石榴树成园栽种的

几乎没有，吃石榴的自然就少了，但成熟的石榴籽

一吃，石榴皮可是个宝贝，晾干或晒干的石榴皮去

毒消炎，尤其治疗痢疾功效独。家乡的老人还传说，

红皮石榴治红痢疾，白皮石榴治白痢疾。

我家老宅门前的一棵家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也是树冠如盖，枝繁叶茂。一到槐花开花之时，母亲

都能在槐米子粒长大，颗颗花蕾饱满，待开未开时

摘下低处的槐花，一部分用细线或细绳扎住挂在屋

檐下晾干，另一部分用苇席晾晒。储存时把脱落的

槐米单独包好，剩下的花序枝丛也匝成小捆挂在屋

檐下，平时熬茶时取下几枝与竹叶等掺在一起，茶

中滋味也与槐米味道不相上下。每年一到秋冬或春

天用槐籽、竹叶、毛草根等熬茶，不但生津去火，而

且消毒治病。

我记得那时茶中加糖或掺入糖精的味道，与现

今市面上的王老吉和加多宝凉茶饮料不相上下，甚

至觉得那时的味道还胜过现今的王老吉和加多宝。

还有成熟的槐籽（角）九蒸九晒泡茶也去火消炎，也

是一味中药，可治眼病和肝病。更神奇的是一到数

九寒天，把白萝卜切成连刀片，仍成通体状，乡间称

“萝卜茸”或“萝卜虫”，在交九的第一天，把萝卜倒

插在槐树枝上，经历九九八十一天的寒霜侵袭后取

下，用的时候撕下几片用蜂蜜熬制，对治疗哮喘病

有奇效。

石榴和家槐本是乡间宅院的吉祥树种，自古以

来乡间各地都普遍栽种。石榴树、石榴花、石榴果，寓

意着美好，有“留存”和“拥有”之意，象征着家族兴

旺，多子多福，子孙圆满，日子红红火火，承载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尤其是国槐在民间统称为

家槐，一棵家槐守望着一处宅院，“槐”与“获”同音，

借指“获财”“获粮”“获得”，期盼幸福美满，借用谐音

顺遂所有收获都揽入怀中，收入囊中。

据有关资料记载，槐树夏季开花，古人又称夏

天为“槐序”。家槐即国槐，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这血脉的赓续

里，有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基因密码。从植物学分

类上讲，槐树属豆科植物，蝶形花科，无限花序。春

夏之交，米粒大的花蕾附在花序之列，硕大的花序

从下往上依次绽放需一月有余，初开乳白，继而米

黄，豆花点点，如蝶飞舞，待之最后一朵从序头落

下，底部已“犄角”出露。那一枚枚槐角又一串串压

在枝头，在秋风中摇摆，再经风霜侵袭，果实才纷纷

坠落。就凭这些特质和属性加上民间百姓对其赋予

的种种期盼，槐树实至名归。

一棵树有两个或多个名字，这在自然界和民间

可谓司空见惯，但唯有槐树的叫法与众不同，寓意

深刻，而且还把它的开花季节的夏天用“槐序”作为

称谓，实属罕见。明朝的杨慎在《艺林伐山·槐序》里

说：“槐序，指夏日也。”夏天开花的树那么多，为什

么古人对槐树这么情有独钟呢？据专家考证，周代

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后以槐棘指

三公或三公之位，是国家栋梁的象征。由此足见槐

树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以槐序代指夏天就一

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的老祖宗朝思暮想的故园美景中，最美和

最真实的意象常常不离家槐、石榴，但尤以家槐为

主。这也许是民间最初效仿朝廷在自家门前栽种槐

树的缘由了。彷佛有了这些树，就有了心中恒定的

美，就有了安放灵魂的家，就有望实现多子多福、人

才辈出，年年有余、家家拥有的富足生活。而今石榴

树和家槐树又在双拥路旁再次幻化成最美的谐音，

弹凑出“双拥”的时代华章。

二
槐荫婆娑道，烟霞山水间。双拥路上林荫夹道，

落英缤纷，眼波流转，明亮生辉，热腾腾的阳光，烘

托出一个夏日燥然的氛围。小暑前后，槐树上的花

已经盛放，家槐米粒大的花朵已经由青绿渐成乳白

色的豆花状，一层层、一抹抹繁华如雪。等到豆花状

的花瓣一开，花序上已成蝴蝶展翅，这时的路旁如

同一幅宏大的槐花盛景图了。挺拔的树下花香浓

郁，沁人心脾，风儿一吹槐花那蝶状的花朵就会飘

飘洒洒，纷纷落下，一种旷野林风般的清爽迎面扑

来。这落花让人看一眼，心里就觉得透亮，眼前是林

花芳树，晕然成画，风姿绰约，仿佛双拥路上所有的

空间和内涵都来源于家槐的茎脉，那抹夏绿和翠色

便有了层次感和飘渺感。

不知你是否留意双拥路上，中轴两侧，东西两

面，石榴和国槐，风采别样。中轴主道两侧排列的石

榴，古意犹存，细碎的小叶下，果实累累，每一棵都

在花坛内自显风韵，自成景致。东西两面有序排列

的是高大的国槐，两侧槐树枝头都朝向路中，低矮

的石榴仿佛在国槐的胸前，享受着国槐的庇佑。无

论你在东行走，还是在西穿梭，你会看到树与树搭

接，彼此联手相依，牵手和谐，拉起了绿色长廊，花

下有路，路边有果，花与果相得益彰，那种“槐花香

满径，路人行笑语”的美妙场景尽收眼底。

细细观看，槐树玉树临风，秀美多姿，花瓣铺满

路径，一层的柔软轻盈，若环卫人不扫，状如雪花银

粒，人踩车压中花泥如酥。路边车位上停放的车辆

之上也洒满落英，若是落在乳白色的车辆上，你会

看到所有的花都反转了色调，成了浅黄色。有好多

人路人拍照赏阅，我也拿出手机一照，画面里金黄

灿灿，状如鎏金簪花，恰遇光线映照，金光闪闪，有

的花瓣折射出的光如金粒璀璨，熠熠生辉。

这份惊艳和热闹，不仅美煞众人，也把一些错

过季节花开的石榴枝条也撩拨出了激情，竟然在果

实累累的枝下或枝头也绽放开了红艳艳的花朵。那

鲜红的花朵像一束小火把，点缀出了争奇斗艳的美

景，也把石榴的花展现给盛开的槐花和匆匆而过的

行人，使槐花独放的专场中增添了一抹落英缤纷的

灿烂。

我想起了唐朝咱们汝州老乡刘希夷《代悲白头

翁》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的诗句，

但我有所思的不是桃李飞花的悲凉，也没有对槐花

花谢花飞的怆然。我反而觉得，笑看花开是一种好

心情，静看花落也是一种好境界。因为花落了，还有

果实在成长，开花结果是常态，也是人们追求完美

的希冀和境界。对我而言凝望石榴、槐花，却另有一

番滋味，有一种生态的情韵，隐隐约约在石榴和槐

树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激情和心灵最深邃的思考，以

及对生命的无尽的感怀，抑或是乡情和农耕文化的

向度吧。

其实，只要开花结果的植物，都是有自然规律

的，尤其是果树都有初果期和盛果期。在民间人们判

断大树冠的果树结果和植物结子，习惯上称之为大

年小年。今年的家槐是盛果期，也就是大年，开花较

多，满树的花开压弯枝头，秋后也一定是槐角满树，

籽粒饱满。相较于石榴群体，一部分今年就是小年，

开花时也没有去年的繁盛，也没了去年棵棵满枝硕

果的盛景，但仍给人删繁就简的疏朗之美。

你看，寻常百姓家的石榴和家槐一到城里变成行

道绿化树种就成了另外一种姿态，石榴树在乡下单独

一棵的较多，但在双拥路上大多成丛状栽培，一丛多

干，能赏花、赏景、还能赏果，给人一种傲骨嶙嶙，又笑

容可掬的模样。家槐就更不一样了，乡下的家槐也很

高大，但树干一般不高，枝梢外冠幅面积大，遮阴宽度

大。城里的槐树成排分布，棵棵相拥而生，树干较高，

除十字路口或岔道边的树梢峦盖如蓬外，其余在行道

内成双排栽种，大都枝梢上扬，矜持的身段竞相向上

露头，与同伴支撑起了一篷阴凉。但站在树荫中，闻着

槐花幽幽的香和槐荫那种通透的凉，一股人间烟火景

致和烟火人间的味道仍然世俗不减。

三
市容移步换景，温情弥漫心中。有人说，生于浮

世，宁静是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我们经常会读到

一些美篇中常常压题的段首美句，如“寻一处清幽

的环境，写一份淡然的情怀，品一抹久违的芳香”之

类的，标新立异的鼓励人们欣赏自然，放飞心灵，有

时也确实能撩人心扉的。但特写的镜头只不过能起

到各有所爱，或者是自我陶醉一番罢了。

如果你白天在双拥路上一走，你会被两边的石

榴和家槐的花与果所折服。那么夜晚你要是在双拥

路上走上一段，你会发现，每一段路都是一幅美妙

的风景，每一处路灯下都是一幅色彩朦胧、光彩流

淌的妙曼美景。一棵棵大树之上弥漫着一种诗意，

披撒着一袭素缕轻纱，涂抹着一层舒雅旖旎。

驻足道路两侧，站在对面树下看对面，灯光掠

影之处，家槐青枝绿叶，绿的透亮，繁在枝头的花，

白的晶莹，粉的妖娆。一朵朵一簇簇拥在树顶，又聚

成了一蓬丰盈硕大的花球，看起来恬淡安然，银光

闪闪。你若想记录一下这个况味，上下拍照之后你

会惊艳到诧异，槐树冠顶玉树琼枝，银光现影枝头，

一团翠绿裹着一层银白，玉宇无尘，赏心悦目。槐树

下面探灯灿烂，流光溢彩，灯光耀眼之处，夜晚的石

榴果也幻影成趣，玲珑剔透。那家槐的躯干也在彩

灯闪烁间，祥光聚拢，通身浮光显色，霓光朦胧，这

一切都在夜幕之下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城

市夜景图和风情小调。

匆匆复匆匆，你在双拥路上的人行道内走上几

遭，你会感觉沿路的花渲染了一路的清香。走在中

间，空中有飞花，头顶有花瓣，脚下有花洒，你的感

觉可以在花间内，可以是在风景中，可以是在香薰

中，任由你编就具体，感悟你的所见所闻。当你走到

设有探灯的汝瓷店铺驻足的那一刻，透过设有玻璃

橱窗展架的店面，你会看到博物架上探光的光线连

同那汝瓷的珠光宝器，一同映射到了家槐的通身，

斑驳到了石榴树上，隐隐约约探射的是霞光、是祥

瑞，也是汝窑那深邃历史的焰光。

岁月悠悠，天地轮转。我心中最深刻的记忆，在

面对大路上的石榴和家槐之时，情不自禁地寄情于

家乡的一草一木，仿佛儿时的履痕绾接起了家乡通

往城区的处处印记。我突然觉得生活是有根系的，

我们脚下的土地与石榴和家槐以及各种植物和人

的关系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生命的通道紧密相

连。

不是吗？一丛丛石榴树和一蓬蓬槐树长在城区

繁华的路段，呈现在市民生活必经的路旁，换来了

路人的执手相看，很少有人想到它的其他功能，俨

然就是一棵棵绿化树，一棵棵在城市能够遮阴吸

尘、净化空气的行道树。这时的我不为家槐感到失

落，反而觉得家槐为这个城市增添了绿意和花香，

也让了解槐树的人多了一份季节的惦记，尤其勾起

了我盛满乡愁的记忆，泛起了盘桓在心底的滋味。

我吮吸着槐花的幽香，在升腾的夏热中，感受

着槐树那份在时光中传承不息的味道，突然间诗人

三毛的一段诗感动了我。“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

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我觉得我不如石

榴和家槐，我在思忖故乡，至少是渴望漫游的“家”，

而石榴和家槐已扎根在城区，坚守在这里，为双拥

路增加一道亮丽风景线的同时，永恒勾勒自己地久

天长的年轮，盛开它年年岁岁的花，成就它岁岁年

年的果。

城 市 街 头 花 果 树
杨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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